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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派批评”十年路：
从“是否成立”到“正当其时”

蒋述卓：“粤派批评”十年的成绩值
得肯定，但更重要的还是展望未来。我
想提几个具体的方向：首先是继续推进
“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我们原计划
出到五十本左右，目前仅出版了三十来
本。我希望尽快把丛书做到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出生
的批评家，此事宜早不宜迟。

其次，不能只会“生孩子”，还要学会
“取名字”。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
“打工文学”最早发端于广东，却因命名
不够精准，北方人难以理解，始终未能形
成全国性影响。反观梁启超、黄遵宪提
出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旗帜鲜明，
一击即中。未来，“粤派批评”必须在理
论提炼和概念命名上多下功夫。

第三，要紧密结合广东新的文学
发展实际，不能悬浮在空中，而应着眼
于具体的文学现象。广东网络文学起
步早、成果突出，省网络作协已成立十
年，但我们缺乏深入的讨论与梳理；海
洋文学方面，广东几乎没有系统的关
注；科幻文学方面，对其诗学建构和理
论探讨尚未有效展开；方言电影与方
言文学也值得深挖，《给阿嬷的情书》
影响很大，但我们几乎没有从语言学
和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

此外，对“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不
应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东、广西，而
应放在“全球南方”的视野中去理解，
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建构，由此获得世
界文学的意义。

陈剑晖：“粤派批评”如何再出发？

第一，要完善自身的评论体系。“粤派批

评”的建设仍在路上，要真正走出广东、

提升全国影响力，不能满足于口号和合

法性的探讨，而应上升到理论形态，建

立自己的评论体系；二是提出独特的理

论或批评主张，有引起全国学界注意的

声量；三是通过学术谱系的梳理，推动

“粤派批评”进入当代学术史视野；第

二，以大情怀和大格局拓展批评视野。

“粤派批评”要从岭南地域性视野扩展

到全国格局，不能甘居边缘、过于务实；

第三，建立自己的批评立足点和个性。

整体力量的展示固然重要，但单个批评

家的识别度同样关键；第四，学理性与

审美性互补。要融理性于感性审美之

中，让批评文章成为美文；第五，宏观把

握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批评家既要融

入中国文学话语建构的大视野，站在大

湾区的前沿，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现代性开阔视野来构建“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新版图；在文本细

读上下功夫。

林岗：近二十年来，新时期以来那
些极具分量的严肃文学作家，其影响力
已大不如前。并非他们的写作失去了
意义，而是文学格局中其他力量已然崛
起，此消彼长，位置自然发生变动。

网络作家，包括以前被归入“通俗
类”的写作，毫无疑问已成为绝对的
“主流”；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乃至背后
的学术观念已迥然不同。

因此，“粤派批评”开新的关键在
于培养年轻一代。文学批评的变化，
先有新文学现象的出现，继而有批评
对象的转换，最后才可能催生观念与
文学史的更新。网络文学、科幻文学
产量巨大，优质作品需经历大浪淘沙，
批评的使命正在于发现那百分之一甚
至千分之一的精品。面对这些新现
象，我们必须重建批评尺度。

申霞艳：“粤派批评”还有一个重要

面向——开放。广东很早就与南洋密

切接触，南洋有大量华人，这种文化辐

射力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文化输出

与文化反哺的作用有待重新估价。过

去我们以“民族国家文学”为单位，广东

偏处边缘。但画一个圆，恰恰是圆周

（即边缘）决定了圆的存在。海洋曾是

屏障，“地理大发现”之后却成了联系全

球的通道，具有开阔性与开放性。广东

绵长的海岸线长期与南洋、西方、波斯

湾频繁互动，这片土地始终与世界发生

着久远联系。因此，粤派批评应更深入

挖掘这种海洋视野与全球联系，将其纳

入批评视野。

唐诗人：粤派批评要“破局”，须在
理论化和历史化两个维度上往深处走。

“开新”的关键，在于面对当下的文
学新现象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比如目
前“新南方写作”已成为热词，但不能停
留在地方性写作的层面，而应当提升到
“新南方文艺复兴”的维度来论述，把南
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电影等整
体性文艺变化，纳入更具历史纵
深和世界视野的框架中。粤派
批评家应主动发掘这些新变，让
南中国的文艺真正具有世界品
格，这或许就是粤派批评下一个
十年值得努力的方向。

梁宝星：“粤派批评”的未来

也无法回避来自AI的挑战。AI

技术快速渗透文学创作与批评，

批量生成的评论、算法化的解

读，让有温度、有深度的批评变

得更加困难。创作需要真诚与

深情，批评则需要思想、温度与

风骨。“粤派批评”的未来，始终

在于创作与批评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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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粤派批评”倡议

十周年。7月23日下午，“守正、

破局、开新——‘粤派批评’十年

回顾与未来展望”研讨会在暨南

大学举行。

蒋述卓、林岗、陈剑晖、韩

春燕、申霞艳、刘茉琳、唐诗人、

梁宝星等文艺评论界名家及主

办单位代表黄栩诗、陈桥生、邓

琼齐聚一堂，共同回望“粤派批

评”十年路，展望未来发展路

径。会议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

部高级编辑吴小攀主持。

陈桥生（羊城晚报专职编委）：

“粤派批评”是近年来由媒体副刊发
起的现象级文艺事件，集中彰显了
主流媒体在文艺评论中的引领作
用。从讨论发端，到成立工作室、出
版丛书，《羊城晚报》副刊持续用力，
在主管部门、学界与出版界多方协
作下，梳理，讨论，争鸣，树起了“粤派
批评”的旗帜，影响及于海内外，恰
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五色交辉，相
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2016年5月，《羊城晚报》联合暨
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举办“文学评论与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
会，“粤派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广东
力量”是其中的议题之一。同年6月5
日，《羊城晚报》整版推出《“粤派批
评”一说成立吗？》，采访陈平原、洪子
诚、黄子平、杨匡汉、古远清等与会学
者，特邀陈剑晖撰写长文，综合呈现
赞成、反对、中立多方声音，于学理上
完成对“粤派批评”的建构，正式亮出
旗号。报道甫出，即获时任广东省委
宣传部长慎海雄同志批示肯定，称其

“交通、交流、交融很有意义”，鼓励广
东文艺界“敢于在‘批评’上下功夫，
用实力打响‘粤派批评’”。这一高规
格批示极大推动了讨论的升级，文艺
界群策群力，讨论持续深入。

同年6月27日，《文艺报》整版
刊发古远清长文《粤派批评：批评
实践已嵌入历史》，使这场讨论从
广东走向全国。在蒋述卓、陈剑晖
等策划下，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0
余册“粤派评论”丛书，蔚然成风。
2017年12月，在省委宣传部支持
下，《羊城晚报》与省评协共同成立

“粤派批评工作室”，定位“立足岭
南，面向全国”。

此后十年间，围绕全国文艺热
点、联动各地文艺名家，羊城晚报副
刊组织策划了大量专题版面，在全
国文艺评论版图中打出了鲜明的

“粤派”旗号。在新媒体浪潮中，我
们始终坚守文艺评论的在场感，以
媒体人的敏锐捕捉文艺脉动。如
2025年对东莞“素人写作群”的报
道，《羊城晚报》仍是最早策划者与
推动者，将地方现象塑造为全国新
大众文艺讨论的重要样本。

无论时代如何喧嚣、媒介如何
迭代，守住初心，保持文化定义，始
终是第一位的。我给它一个词，叫

“贴地飞行”——既保持飞翔姿态，
又不悬空，贴着地面走，带人间烟火
气，抵达文学第一现场。愿广东文
艺评论贴地飞行，乘风而上。感谢
一路同行，期待下一个十年，共同见
证广东文学的新阶段。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在“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
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上，我作
了《“粤派批评”的可能性》专题发
言，古远清教授则以“学术相声”的
形式，提出应当有“粤派批评”。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
为广东批评家实力雄厚、个性鲜明，长
期以来却一直被低估，甚至被遮蔽。
有必要让“粤派批评”浮出水面，发出
更响亮的声音，成为广东文学批评的
一张名片。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洪
子诚教授、杨匡汉教授主要从传统文
学流派的角度来衡量，认为要有领袖、
旗帜、章程和组织，还要有一批作品来
体现理论主张。但我的看法是，不必
用那种固化的流派观念来框定“粤派
批评”。它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客观
存在的文学现象。回头看，“粤派批
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级文化事
件，主要有几重原因：有历史纵深，有
现实依托，有文化与情感的共情，有可
操作的抓手。这与《羊城晚报》及时深
入的介入密不可分。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对
于“粤派批评”，我们不能拿古代“流

派”的概念来框定它，更不能因为古

代有“派”就否定今天。如今的文艺

形势变了，批评理念可以千差万别，

“粤派批评”甚至不必是实体组织，也

可以成为一个平台、一种新的文化现

象。“粤派批评”这个口号对广东文艺

批评工作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

授）：十年来，“粤派批评”取得了不
少成果。其一，获得理论界积极回
应。很多教授纷纷撰文，从学理上
予以完善和建构，使之从媒体报道
的话题上升为学术讨论的命题；其

二，在全国文艺评论界产生广泛影
响。我与陈剑晖教授策划的“粤派
评论”丛书，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
会，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多家媒体刊发报道，反响热烈；其
三，学术体系得到系统梳理。我曾
撰文《建构“粤派批评”的学术谱
系》，专门论述过这一学术谱系的建
构问题；其四，人才成果丰硕。

韩春燕（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广东作者这

些年一直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要

作者群，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出

色。今年鲁奖得主谢有顺、贺仲明，

都曾获得《当代作家评论》的“当代

中国优秀批评家奖”。广东开放包

容的文化生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优秀人才汇聚于此。众多评论家以

方阵之势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舞

台，他们才华与成绩有目共睹。

刘茉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

传学院副院长、教授）：《羊城晚报》
倡导的“粤派批评”具有很强的“媒
介性”，有别于一般书斋式评论，这
也是“粤派批评”最主要的特色之
一。形式上，调动专业资源，做迅
速、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内容上，
覆盖文学、艺术、演出、展览等领
域。“粤派批评”关注大湾区的全文
艺生态，以全媒体形式介入，既能调
度专业性，又兼具融合性。

这十年，媒体迅猛发展，文艺现
象多元交融，《羊城晚报》赋予“粤派
批评”以媒体敏感度，反应及时，对
热点追踪乃至预判颇为有效。二十
世纪以来，“媒介化”成为新世纪文
化生活的核心影响力量。“粤派批
评”是羊城晚报十年推动的清晰印
记，也期待在未来继续深化践行。

林岗：“粤派批评”在广东有着鲜明
的地方特色，我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
配合了国家“共建人文湾区”的大战
略。“粤派批评”的重要阵地之一是《大
湾区文学评论》，随着国家战略逐步落
地，“粤派批评”在大湾区的地面上调动
起各方文艺力量，团结在共同的旗帜
下，为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工作作出了贡
献。第二点是形成“各自为战”的格
局。“粤派批评”的评论力量分散于高
校、作协、文联等不同机构，各展所长。
有人专攻文学，有人深耕艺术，构成了
“粤派批评”丰富的生态。这种分散格
局，并不削弱其作为整体力量在行业中
的表现。今天的文艺生态如网络文学
等蓬勃发展、日新月异，需要我们更多
年轻评论力量的加入。

陈剑晖：“粤派批评“的总体特色

是注重日常化、本土经验与实践性。

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而非深刻；追求

圆通，而非新潮。具体而言，即前瞻视

野与务实批评相结合，经济文化与文

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挖

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

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人格互为表

里。这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践行方

式，也是他们的共性与个性所在，是广

东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

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在
我看来，“粤派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是海
陆互动带来的现实关怀与伦理重构。
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根基，从近代康有为
“托古改制”、梁启超“三界革命”，到刘
斯奋、林岗的《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等

打开岭南与中原、中西文化的对话，再
到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对岭
南文化源流及流寓文人作用的梳理，都
体现了立足现实、回应中心话语的批评
传统。伦理重构是羽翼，海陆互动推动
传统伦理与现代商业伦理融合。广东
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既是近代革
命策源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这种独特经验为批评伦理重构提供了
丰厚土壤。

刘茉琳：除媒介性外，“粤派批评”

还具有鲜明的地方感。“粤派批评”深

深扎根于广东的在地性之中，有传统、

有来源。早在 1986 年，《羊城晚报》原

总编辑吴有恒便提出“应有个岭南文

派”。互联网初兴时，“地球村”概念盛

行，地方性似乎将逐渐泯灭。然而事

实证明，地方感曾短暂模糊，却很快重

新清晰，甚至主体性更强。粤派批评

不仅不过时，反而正当其时。

与地方感相伴的，是粤派批评的

“生长性”。广东文艺市场近年空前繁

荣，演出、展览人气高涨，人们对文艺批

评的需求极高。短视频时代，人们没耐

心看完整作品，却热衷看各种讲解评

论，折射的正是绩效社会带来的“信息

渴求”与“信息焦虑”。身处改革开放前

沿的广东，互联网生态活跃，年轻受众

庞大，民间写作活跃，对及时、短小、精

准的批评呼唤更为迫切。粤派批评的

“生长性”，正体现在它敢于跳出书斋，

在新媒介环境中寻找与大众对话的可

能——这与它一贯务实、开放、贴近现

场的传统一脉相承。文艺评论不同于

文学研究，它必须面对大众。因此，这

恰恰是评论的时代，问题只在于如何在

新媒介环境中做好评论。

唐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十
年，直接受益于“粤派批评”相关话语
的影响。我的很多文章，都是借助“粤
派批评”搭建的栏目、研讨会、活动才
得以产生；我也通过这个平台组织了
不少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谈。十年
来，广东文学与文艺评论事业的推进
有目共睹，“粤派批评”在其中发挥的
聚合与助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梁宝星（《花城》杂志编辑、作家）：

在《花城》编辑部工作的这些年，我阅

读、编辑了很多粤派批评家的文章，印

象最深的是蒋述卓、贺绍俊、陈培浩及

唐诗人等推动“新南方写作”从地域议

题走向全国热点的努力。

作为青年作家，我是“粤派批评”
的直接受益者。申霞艳、李德南等师
友的评论不做空泛的理论说教，而是
扎根文本、直面创作现场，精准点出青
年写作易陷入的套路化、同质化问
题。我在他们的批评中看清时代写作
的通病，反思自身的短板。谢有顺教
授的批评思想对我的写作影响尤深。
他在《通往小说的道路》中写道：“将形
式提升到精神的高度，获得一道观察
人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我始终认
为，小说的形式探索不是炫技，而是为
了更精准地抵达精神内核；所有的写
作，最终都是为了获得那道“观察人
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

十年“粤派批评”的在场姿态

源起：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

特色：在边缘画出更大的圆

未来：从地方经验到全球南方

期待下一

个十年，共同见

证广东文学的

新阶段


